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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谁咬过的苹果

江

汽车驶过大桥。江水就在连栏杆都

没有的水泥桥下。但是江水已经干涸，

江心也干枯了，露出圆圆的鹅卵石，在

秋日午后的阳光里显得格外慵懒。这就

是兄山江的支流吗？与其称之为江，倒

不如说这是一片宽广的碎石地。记忆中

的江，从来就没有过水。没有江水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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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桥，一条荒凉的江。兰记得自己曾经三四次走过这条江。

小时候，每当她跌跌撞撞地走在碎石路上，总有人把她背

起来。外婆的背，妈妈的背，还有小舅舅的背。上大学的第一

个暑假，因为高跟鞋老是陷进石缝，她摔倒了，还扭伤了脚

踝。舅舅到车站接她，给她提着沉重的行李，还把后背转过来

怂恿她坐上去。趴在比自己大四岁的舅舅背上，她尽量不使胸

部贴在舅舅背上，汗水很快浸透了全身⋯⋯

这座桥好像建于十二三年之前，因为结婚以后她就再没来

过这里。

过了桥，就差不多到了。兰望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江，目光

深深地沉静下来，那目光仿佛觉得自己就和这干涸的江一样荒

凉。兰想起妈妈曾经说过的话。

“不要觉得没有水的江可笑。雨水一大，水还是会溢出来

的。你三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背着背包回娘家，就来到这条江

边。那时我肚子里已经有了小革。以前从没有过这种现象，雨

季都过去好几天了，黄色的江水依然滚滚流淌。我背着你，头

上顶着包裹，两手还各提一个。我站在江水前，不知如何是

好。过是肯定要过的，可是怎么过呢，我站在那里犹豫了好长

时间。正好有一位大叔，给他钱，他就可以把背架借给我用。

他先把包裹送到对面，然后让我坐到空背架上。这时候我又迟

疑了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我过去了，婆家，你的家就都完了

⋯⋯好像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大叔，请把我的包裹送回来吧。他

就把包裹给我送了回来。但我还是无路可走⋯⋯我没了主意，

来来回回搬运了好几趟包裹。最后，大叔也发火了。太阳慢慢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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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落山了⋯⋯我叫住大叔，背着你上了背架。那时候，黄色的

江水就仿佛我心里腐烂的脓水⋯⋯”

对妈妈来说，这条江是一道界限吗？

汽车过了桥，右边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。再转个弯，汽车

突然停在一幢石头建筑前。下根二里，小村会馆。高大的榉树

下，一张用塑料布罩着的平板床上落满了灰尘。喜鹊刚在水田

边的白杨树枝上筑巢，它们乖巧地叫着。一切都如此陌生。兰

环顾这个笼罩在昏暗的游丝面纱中的村庄。

一条黄狗沿乡间小路走来，看见兰就无精打采地 “汪”了

一声。组合式住宅，红色的屋顶⋯⋯很久以前，外婆家是镰刀

形的瓦房。现在村里的房子大都变成了组合式住宅。在冬季田

园的赤色之中，原色的屋顶显得格外刺眼，就像一个乡下老太

太的嘴唇上涂了口红一样令人难堪。

乡间小路走到尽头，是一栋有着米色围墙的红屋顶的房

子。种在篱笆门前的梧桐树早已消失不见，只有外婆出嫁那年

种下的粗壮的柿子树，把影子懒洋洋地铺在围墙上。

前面被树阴遮住的水泥平台上，南瓜干和萝卜干已经晒得

发黄。比目鱼晒在朝阳的地方，盖在上面的薄纱布被一群大苍

蝇包围起来，苍蝇嗡嗡叫着。如果撇开苍蝇扇动翅膀的声音，

平台上面的景象就仿佛一幅寂寥的静物画。通向房门和走廊的

台阶一角，孤零零地放着一双矮跟的黑色皮鞋和一双粘满黄土

的低腰靴子。

“外婆！妈妈！”

没有声音。兰走上台阶，打开房门，年逾八旬的外婆正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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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躺着。兰悄悄地走进房间。老人大概睡着了。

外婆可能是在做梦，不时地抖动一下肩膀。头顶上的木盘

里，放着四个吃剩的煮玉米，其中一个可能是用牙齿匆忙啃

过，旁边还沾着黄色的米粒。

走廊门上面摆了两个相框，并成四十五度角倾斜着。那是

庆祝外公六十大寿子孙们欢聚一堂时拍的照片，彩色的照片已

经褪色了。以这张照片为背景，覆盖在六十大寿纪念照上的是

妈妈的黑白结婚照，还有妈妈结婚前跟两位姨妈整齐地搭着左

臂拍摄的发黄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上的妈妈穿一件白色的小褂和

一条黑色的裙子。大姨妈穿的是颜色鲜艳的百褶裙和西洋衬

衫，小姨妈身穿海军服。尽管如此，三姐妹中还是数妈妈最漂

亮。妈妈的样子有时会让人想起 《厢房客人和母亲》中那个年

轻的崔恩姬。

据说，四十年前妈妈的照片曾经被挂在小镇唯一的一家惠

成照相馆的橱窗里。稍微化过一点妆的女孩儿，粉红的脸颊和

红通通的嘴唇，浓浓的眉毛。照相是一种魔术。妈妈鼻子周围

长过麻子的地方看不出一点痕迹。

另一个镜框里排列着许多小照片，通过这些照片可以窥见

舅舅们出生和成长的过程。她还看见弟弟小革的百天照片，小

鸡鸡向下垂着。舅舅们的毕业照和军装照摆成扇形。一张婚礼

照片吸引了兰的目光，那是小舅舅的结婚照。米色礼服使舅舅

本就黝黑的脸看上去更加显眼了，然而泛在他脸上的喜悦却整

齐地盛满了他炯炯有神的目光。新娘害羞地低着头，露在外面

的长脖子显得很纯洁。照片是去年春天拍的，新郎的年纪是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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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岁，新娘二十五岁。

“谁啊？是小兰来了吗？”

外面传来闹哄哄的声音。

门开了，妈妈和大姨妈带着外面呛人的空气走了进来。刺

鼻的香气也一起进来了。

“天啊，我的孩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以为你坐四点的车

来，等了你好长时间，刚才和你姨妈一起到田地里挖了些荠菜

回来。今年冬天这么暖和，垄沟里长了很多荠菜，有的已经老

了。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”

妈妈的眼角下面满是水汽。

梧桐树

“外婆，梧桐树怎么没了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外婆的耳朵背得厉害。”

姨妈转过身来说。

为了省油，她们把三个大房间放着不用，只给里屋取暖。

三代女人熄灯躺下了。

“岂止是耳背啊”

妈妈长叹一口气。

“你说那棵梧桐树吗？你外公一去世，外婆就把那棵树砍

掉了。就因为梧桐树叶在门上投下隐隐约约的影子⋯⋯她说好

像是外公在打手势，很吓人的。你外婆，其实她胆子很小。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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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她是个女强人式的妈妈，可一个人守着连块磁铁都没有的空

房子，的确是很吓人的。你外公中风不能说话，只能打手势。

六年来，伺候他拉屎撒尿⋯⋯镇上要授予她烈女奖，她说什么

也不要。”

“不过姐姐，幸好她耳朵聋。比起梧桐树来，我更讨厌竹

林里发出的竹子声。刮风的日子，我都不敢在后面走路。”

村子尽头的房子后面有一片竹林。风穿过空心的竹子发出

的声音，竹子和风相互勾结在月光里呻吟的声音。兰侧耳倾

听。

“你们这些孩子！门锁上了吗？”

外婆霍地一下坐起来，耳朵背，声音自然也大。

“明子，你刚才锁门了吗？”

姨妈回头问妈妈。

“锁了，妈你睡吧，不用担心。”

外婆坐到尿盆上，哗哗，哗哗⋯⋯哽哽，撒完尿后重新躺

到原来的位置上。

黑暗的空气里飘荡着一股尿臊味。外婆长长地呻吟一声，

很快就睡着了。

“老太太睡着了？”

大姨妈小声问妈妈。

“睡了。”

“老太太命不好，年轻时就吃了不少苦，到老了也该过得

舒服些⋯⋯养三个儿子又有什么用。”

“姐，你说让妈妈跟勇福媳妇住在一起不好吗，相依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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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命⋯⋯”

“别提这个了。勇福媳妇可不像伺候老人的人，反倒要老

人来伺候她。自从勇福死了以后，她整个人就变得很古怪。原

本默默无言又勤快又能干的一个人，现在什么活也不碰，跟幅

画似的躺在那里，妈妈还得给她做饭，甚至连月经期里的衣服

都要给她洗。”

“这么看来，妈妈也真是的。勇福死了，这又不是妈的

错，为什么要战战兢兢地活着呢？大概是一辈子伺候人习惯

了。这叫什么来着，是奴性之类的吧。不过，勇福死后，他媳

妇也打掉了孩子，是不是精神就不大正常了？”

“她本来就不大正常嘛把她赶走，她自己再回来。年纪

轻轻的，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，何必非得回来呢？”

“是夫妻情深，像年糕一样不易分开吧。”

“什么年糕年糕的。嫁过来才两个月就出了这种事情，她

就是疯了也不足为奇。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嫁给一个四十二岁

的孤僻老光棍，肯定有问题。腿稍微有点儿瘸，这就不说了，

说不定哪里还有更严重的毛病⋯⋯也不知道强迫她打掉孩子，

是对还是不对。不过这么年轻，还是应该让她离开，要是让她

把孩子生下来，谁对孩子负责？妈妈还像是个带孩子的人

吗？”

“她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妈妈，妈妈就像个罪人似的耳朵更

不好用了，神经也不正常⋯⋯哎，妈妈和勇福都够苦命的

了。”

“妈妈一嫁到咱家就伺候老年痴呆的婆婆，自古以来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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穷人家事多。把小叔子、小姑子们养大，让他们成家立业，又

伺候中风的父亲六年。父亲一死，结婚刚两个月的小舅舅又惨

遭飞天横祸，死了。为了给勇福治病，妈妈操劳了一辈子，病

好了，四十多岁的老光棍也娶了媳妇，办喜事那天，妈妈高兴

得直跳舞，还说现在就是死了也没什么遗憾⋯⋯”

“勇福媳妇也不怎么样啊。”

“可别把她当回事。”

妈妈吁地叹了一口气。姨妈也缄口不语。簌簌，簌簌⋯⋯

是竹林的声音吗？兰合上眼睛。小舅舅的命运仿佛天生就是悲

剧。舅舅生下来刚过三周，家里修厕所，也不知道犯了什么忌

讳，外婆一只眼的黑眼球就像日偏食一样被遮住了一半。舅舅

是个晚熟的孩子，自从进入青春期他的肝就出了毛病。外婆为

此操碎了心。中学退学后小舅一边做农活，还担起了家里所有

的重担和杂活。大约从十年前开始，为了给他治病，偶尔也去

汉城。三年前，他做完头部手术，病几乎就痊愈了。最后一次

见他是在汉城小姨妈的家里，已经是去年冬天的事了。四十多

岁的他很显老，脸晒得黝黑，就像干旱的农田，还长了皱纹，

头发也白了一半。那时他已经跟邻村的瘸腿女孩定婚，婚期也

定下来了，已经是个准新郎了。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老光棍

的辛酸，就像长期不流动而长满青苔的水沟里散发出来的阴郁

腥气。兰对他说新婚快乐，他听完以后脸都红了，很害羞的样

子。

兰想起跟小舅同岁的燮。那时，兰认识燮还不到三个月。

如果说舅舅是水沟，那燮应该是一挂水势凶猛的瀑布。每次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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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，兰就觉得全身都置于瀑布的包围中，禁不住地颤栗。

妈妈把手缓缓伸过来，抓住兰的手，宽厚而且温暖。姨妈

又说话了。

“你也是，假设当时也和我一起打针不就好了。要是早知

道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还会那样吗？拼死拼活地说什么也不肯打

针⋯⋯”

姨妈讲起了让妈妈的命运陷入泥塘的天花的故事。妈妈七

岁时，流行天花病毒。不知是保健所还是什么地方派来医生，

要给村子里的人注射疫苗。可是妈妈说什么也不肯打针。妈妈

爬到柿子树上，像蝉一样贴在上面，就是不下来。妈妈曾经跟

兰提过这些。

“要是你知道会变成麻子，也许就不会那么做了吧？”

妈妈嘿嘿笑了。

在兰小的时候，妈妈曾到姨妈所在的汉城做过整容手术。

被其他孩子嘲笑为麻子女儿的兰，希望妈妈一回来就能像白雪

公主一样美丽。可是妈妈的脸没有更多改变。两颊上面有一点

儿轻微的斑痕，还算可以，只是鼻子旁边还和以前一样凸凹不

平。那时，父亲每月只回家一两次。

父亲被挂在小镇照相馆里的照片所吸引，来到外婆家的苹

果地里，坐在瓜棚里远远注视摘苹果的妈妈，然后找到外公，

纠缠外公把女儿嫁给他。知道妈妈是麻子后，他也没有退缩。

一直因为二女儿郁郁寡欢的外公对这个勇敢的青年大加赞赏，

以七斗地做嫁妆嫁走了女儿。父亲是一户贫困家庭的长子，却

很有胆识和魄力，好容易读完高中跟妈妈完婚，父亲上了警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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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，成了一名警察。接到命令，父亲独自去了釜山。妈妈一

边务农，一边侍奉年迈的婆婆，生活在等候父亲的喜悦里。生

下兰之前，妈妈是幸福的。

兰刚刚学会走路，妈妈得知父亲有了别的女人。因为怀着

小革，所以妈妈没有放弃父亲回心转意的希望。可是就在警察

父亲和妖女人之间，仿佛存在着一种类似鄂鱼和鄂鱼鸟的关

系，进退两难。也许他们早就唇齿相依生死与共了，不知不觉

中父亲要靠那个女人生存，而那个女人也利用了父亲。难道妈

妈不知道，这种关系要比爱情还坚固？妈妈靠着父亲按时寄来

的工资含辛茹苦地把兰和革拉扯大。退休之后的父亲没了利用

价值，又回到妈妈身边。这一次，是妈妈提出分居。

“勇福这孩子，虽说得的是心脏麻痹，可我总觉得他是死

于马上疯。大家都在私底下议论，虽然妈妈什么也不说。做了

四十年的老处男，终于娶了媳妇，他该多高兴啊。娶回媳妇以

后整个人都变得精神了。”

姨妈转向妈妈。

“别人怎么知道他是老处男？”

妈妈带着困意，气呼呼地问。姨妈又翻过身去，平躺着

说：

“他笨头笨脑的，村里人谁不知道啊。”

妈妈的手，无力地从兰手里滑落下来。

姨妈大概是睡不着觉，声音生硬地呼唤兰：

“兰，睡着了吗？你心里也很乱吗？”

兰假装睡着了，没有回答姨妈的问话。不一会儿，三人的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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喘息声和呼噜声就像不协调的和声一样散布开来。在这声音

里，竹林摇曳的声音就像间奏响起。久久不能入眠的兰转身对

着开向竹林的窗户。

柿子树

中午，兰睡了一觉。睁眼一看，太阳如洪水一般穿过玻璃

门照射进来。外面院子里，传来老姐妹俩的声音。

“姐姐，别摇了。”

“你再往上爬，会掉下来的！你不头晕啊？一摇就掉下来

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爬到最上面去摘呢？你就怕别人不知道你

是属猴的，还像以前那么爱爬树。”

“姐姐，你害怕吗？你也爬上来吧，心情很好。啊啊！”

“你都多大年纪了。胆子还这么大。”

“好，接住筐，别在下面嗦了。你不是疯狂地喜欢柿子

吗，我不大喜欢。”

打开房门，妈妈正悬挂在柿子树上。姨妈在树下踮起脚尖

儿接筐。妈妈坐在赤色天空下结满橘红色果实的树枝上。看见

兰，妈妈就朝女儿挥手。

妈妈就像个天真的少女，摇晃着身体在唱歌：

“骑马的老头儿打瞌睡，骑牛的老头儿打瞌睡⋯⋯兰啊，

我小时候只要一上树，心里就痛快。村里所有的女人中，大概

就属我最爱爬树了。我在树上读国语课本、唱歌，直到太阳落

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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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想起来了。家里没有父亲，一切都需要妈妈料理。屋顶

漏雨了也是妈妈爬上去，矮个子的妈妈还踩在椅子上换灯泡，

踩着梯子刷油漆也是妈妈的事。妈妈从小喜欢爬树，或许正是

神对她的眷顾。兰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，不禁苦涩地笑了。

外婆把剩下的凉饭和菜渣洒到院子里，嘴里嘟哝着说：

“别掉下来啊，这孩子，都多大了？不就摘几个柿子嘛，

要爬那么高，可别惹出什么乱子⋯⋯”

“知道了，妈妈。不就玩玩嘛，妈妈，太脏了，别再洒

了。”

姨妈轻轻地责怪外婆。

“哎呀，一到冬天，很多动物都会饿死的。野鸡会来吃，

迷路的山兽会来吃，狗来吃，老鼠来吃，小鸟也会来吃⋯⋯动

物们得有东西吃才行。”

“你总这样，家里就是被这些东西吃光了。”

“那也总比我一个人好。”

“兰，起床了。怎么睡这么香。吃个柿子吧？”

姨妈眨着被太阳刺痛的眼睛，把筐递过来。

“不，现在还不想吃。我出来吹吹风。”

兰走出篱笆门。妈妈在柿子树上大声问道：

“你去哪儿？”

兰转过头来回答说：

“果树园。”

妈妈坐在柿子树上，身上闪烁着灿烂的花纹。

“骑马的老头儿打瞌睡，骑牛的老头儿打瞌睡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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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田间小路，绕过村庄，过了大麦田，再穿越一条小水

沟就是外婆家的果树园了。父亲被展示在小镇照相馆里的妈妈

的照片所吸引，就是到这里来求婚的。刚满二十岁的妈妈两颊

带着苹果般的潮红，望着坐在瓜棚里的陌生青年，她会感觉心

神荡漾吗？

冬天的果树园荒凉到了极点。兰小的时候，一到外婆家就

能看见那些苹果树。纷纷扬扬的苹果花，无聊而结实地挂在枝

上的苹果，还有宝石一般闪烁在天空中的红玉般的晚霞。所有

的形象都仿佛青春的回忆固定在身体里，而树已经老了。富士

苹果总是被选为最受欢迎的品种，舅舅死后就没有人照顾了。

在兰看来，它憔悴得像一个被抛弃了的老人。

大概是因为收获不太彻底，一些小苹果嵌在地里烂掉了，

还有一些被鸟啄伤的苹果岌岌可危地挂在树枝上。

瓜棚没变，还和以前一样，一半屋顶被遮住了。兰抚摩着

树桩，然后走到瓜棚的木头台阶上。小时候觉得很宽敞的地

方，其实不过两坪左右，这让她觉得新奇。以前，她躺在这里

做家庭作业，听着村里磨面坊的机器声，经常就迷迷糊糊地睡

着了。瓜棚曾经是她和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们的游戏场。摘一

篮子没熟的青苹果，大家进行才艺表演，拿苹果当奖品。评委

就是小舅。与弟弟小革年龄相仿的表哥表弟们在瓜棚上面呼啦

啦呼啦啦⋯⋯一起跳螃蟹舞，爆发出一阵阵笑声。暴笑声中偶

尔还间以杂乱的口哨声。舅舅最拿手的歌曲是罗勋亚的 《爱是

泪水的种子》。

忘了是什么时候，大概是女高一年级那年的暑假，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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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，弟弟小革跟表哥表弟们一起去抓石蟹了。兰突然从疲惫的

午睡中醒来，发现瓜棚里空荡荡的。

好像正看着世界文学全集，就把书倒扣在桌子上睡着了。

脸压着坚硬的书皮，她用手抚摩脸颊，手心有种肿胀的感觉。

兰醒了，却仍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。奇怪，怎么一动也动不

了。她继续趴着，慢慢地睁开眼睛。进入视网膜的风景在刹那

间缓缓地被意识吸收，仿佛聚焦之前走进取景器的景物，先是

模糊，然后逐渐变得清晰，并渐渐的有了距离感。奇怪，首先

进入视野并变得清晰的竟是远处的风景。从最远处开始，先是

西天的晚霞，最后才是阳光照耀下排成一列的苹果树闪闪发光

的树梢，在这背景下，瓜棚年久日长的原木大梁，接着是更近

的地方⋯⋯眼前，一个白花花的物体进入她的视野。

兰眨了眨眼，又把眼睛瞪得溜圆。那是个苹果，一个被谁

咬过一大口的苹果滚着滚着就在某一瞬间躺在那里，仿佛是这

个苹果支撑着寂静的世界。褪成灰色的瓜棚地面上，一个变成

黄色的苹果。越过这颗被人咬过的苹果，瓜棚檐和大梁组成一

个镜框，将苹果树以及红玉般成熟起来的晚霞当做一幅画镶了

起来。一切都停止了呼吸。

一切都停止了，一切都在沉默。整个世界陷入一场魔法。

奇怪地，一动也动不了。她第一次感觉自己中了魔法，而被人

咬过一口的苹果躺在那里，就像解开这道魔法的钥匙。兰伸出

颤抖的手，把苹果拿到眼前。孤独的，不健全的⋯⋯这是对于

破损人生的预感吗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，一种满盈着泪水的

感觉润湿了眼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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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候，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夏日夜晚的凉爽小风，鼓荡

起兰的绿色连衣裙，就像气球一样，继而又消失了。兰用一只

手轻轻按住鼓起的连衣裙，抚摩着裸露的大腿皮肤。突然，她

感觉心里空荡荡的，还有一种凄凉的颤抖微微地回旋。

近处的某条树枝发出咣当的响声，似乎有苹果掉了下来。

回头看去，兰只觉得呼吸都要停止了。阳光照耀下的茂盛树枝

上，蹲着一个男人。和兰的目光一相对，那人的脸立刻像熟透

的沙果一样变了颜色。是小舅舅。他仿佛静物画的一部分，久

久地注视着兰。突然，他从树上跳下来，胡乱地跑开了。他奔

跑的背影，在刚刚形成的静物画中划下一道射线，就消失了。

接着，一切声音重现。磨面坊里传出的碾子声，蝉的合唱，鸟

儿拍打翅膀的声音，都听得见了，还有村子里的狗叫声。兰仔

细看着那个留下鲜明齿痕的苹果。

苹果地

“我真喜欢你父亲喀嚓喀嚓咬苹果的样子。每次他来苹果

园玩儿，我都把筐里的苹果给他吃，他一点儿也不推辞。你父

亲卷起裤腿，一口咬下去的样子，真像男子汉。”

妈妈一边拣起落在地上的熟苹果，一边说道。妈妈讲起二

十岁父亲追求自己时发生在瓜棚里的故事。妈妈还说，父亲吃

完苹果后经常从口袋里拿出口琴吹。

“人的感情真是奇怪。我为什么不喜欢回忆跟他一起睡觉

时的情景，而是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吃苹果的样子呢。现在这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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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情早已经不存在了，不过就在几年前还是这样。这么看来，

这瓜棚真的是很有历史呢。姐姐和姐夫也在这里相亲。他们夫

妻关系好，在当地都是有名的，不过姐姐的性格不好，这我也

是知道的。没有哪个人能像姐夫那样。姐夫得癌症死了以后，

我才知道你姨妈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。我这辈子就羡慕你

姨妈。”

说起姨妈来，妈妈的声音顿时没了力气。短暂的沉默。抚

摩着起了小白毛毛的乳白色地毯，妈妈小心翼翼地问道：

“⋯⋯你觉得我应该回去吗？你父亲让我吃了一辈子的

苦，自己却活得逍遥自在，到老了回到我身边，从早到晚缠着

我。你也知道吧，现在他得了什么癌症。可我还是不想回去。

人要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。要么他就回到那个跟他过了一辈

子的女人身边。”

妈妈的语气变得粗鲁，神经质地摘着地毯上的毛。

“不过他好像应该先出院。父亲现在没什么时间了。其实

妈妈你怎么想，我心里更清楚。不过父亲已经走到生命的尽

头，总不能让他就这么走吧，所以我想⋯⋯而且父亲也很想念

你⋯⋯”

兰小心地说着，尽量不让妈妈那干如枯叶的感情受伤。最

担心妈妈会暴跳如雷，她果然大声地喊叫起来：

“什么话！要死就干干净净痛痛快快地死。还得什么癌！

一直到死，一直到最后他也不放过我⋯⋯不过你也很不幸。你

一个人过得怎么样？小朴和孩子们都好吗⋯⋯我希望你能得到

宽恕好好地活着⋯⋯小朴虽然那样，不过终究是个可靠的人，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